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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天（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摘　要] 近代以来，特殊人群的教育逐步得到社会重视，而作为特殊教育实施过程中的补充手段，艺术教育在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同阶
段而起到不同的作用。从早期的艺术作为求生手段的技能训练，到后来成为修养心性的重要手段，一直到战后成为艺术疗愈的治疗手
段，在这一变化中，特殊人群的主体精神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以近代特殊教育中相关艺术课程的设置入手，从其在特殊教育中
所扮演的角色出发，可以厘清特殊教育中艺术教育功能发展的脉络，揭示近代特殊教育中艺术教育的历时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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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特殊教育中艺术教育功能发展脉络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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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殊教育主要是指对特殊的对象进行的教育，一

般是指身心有缺陷的人士，如盲人、聋人以及智力、

心理等有别于常人的特殊群体。中国近代历史上，虽

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民生飘摇，但特殊人群教育却

一直受到相关领域人士的关注，艺术教育相关内容也

一直参与到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对特殊群体艺术

教育的关注重点和功用思考，随着时代教育文化背景

的演变形成自身的发展脉络。

一、清末民初：习艺以为谋生之具

艺术教育作为特殊教育的辅助手段，在我国近代

特殊教育发展之初就在探索中取得应用。傅步兰 《盲

聋哑儿童教育》 b 中介绍了盲聋哑儿童的教育历史和

现状，在教育过程中都借助了艺术教育有关内容去参

与特殊教育过程。其中对于聋哑人，除了教以必要技

能外，还多教授与美术相关的内容，而盲人学习过程

则强调音乐的作用。该书提及早在 18 世纪盲人教育

之初，音乐就已经是重要的科目：“关于音乐，哈尼

采用有视光者之沿用习惯，多实习诵读乐谱，各国音

乐谱译成凸字，其声音非鹦鹉之可听。盲人不宜倚赖

教师之常常指导，应自行心悟，因此哈尼对于音乐教

育，尤有贡献。”[1]5 其学习的重点则放在工艺训练之上，

“关于工艺之训练，哈尼试验方法甚多，教以数种技艺，

但是无一项技能能得成效，而能不耗资本，不过以音乐

为职业或以手工之工艺，为盲人应具之技能”。[1]5 可以

看出，早期特殊教育中的音乐与工艺技术一样，是作

为职业技能来学习的，因此在早期欧洲盲人教育制度

规定如下：“盲人读书至 14 岁为止，此后即离校学习

工艺，此种教育可分四类：（一）智育；（二）体育；

（三）音乐；（四）工艺智育。唱歌、弹奏乐器等科在

各校均占重要地位，唱诗、风琴、钢琴、弦乐及口吹

各种乐器为主要科目。有军乐队或弦乐队之学校甚多，

其音乐教育则包括初级音乐之极高深之乐理与音乐专

科。……手工对于盲人关系重要，自低年级起即当设

有手工一科，主要之目的即养成其脑力与手指之联合

动作。”[1]15 这里所说的工艺多指生活技能如日常的清

洁、烹饪、缝纫等。总体看来，特殊教育早期发展多

为对于生存能力的强化，此时的艺术教育是作为职业

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当艺术教育脱离实用、职业的目

的时，则凸显出陶冶性情的作用。傅步兰在文中先是

梳理了欧洲盲人教育，而后谈及他对创办盲人学校的

种种看法，在音乐教育部分，他写道：“对于音乐有

特长者，均能得研究高深音乐之机会，虽均学习初级

音乐，但无天才者或对音乐无兴味者则其音乐训练在

一二年后即不再继续矣。”[1]15 与音乐技能训练不同，

美术相关的训练似乎对职业的关照更为广泛，聋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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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习与美术相关内容，大多与彩画、印刷有关，而音

乐技能训练由于不能有效使用在职业中，最终倾向于

成为提升个人兴趣的科目。

我国近代早期的特殊教育也呈现相同的特点。如

在 1859 年太平天国颁布的《资政新篇》中就提及：“一

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

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洪秀全眉

批“是”）[2]46 从中可以看出，在近代历史上，对于特

殊人群的教育已经开始得到关注，主要目的在于培养

这类人群一技之长，以使其具有生存能力。而这一技

之长是以娱乐他人的技能为主。艺术技能的学习也是

职业技能的一部分内容，并不做他用。祥治在《谈谈

特殊教育》一文中，还提及他去到故乡的育婴堂参观，

其中育婴堂的盲人儿童所学习的并非智能的科目，也

非常规职业技能训练，而是在学习算命。因此，在我

国清末之际，对于特殊人群的教育的认识仍旧还停留

在最早期的阶段，只是简单地授予一技之长用以讨生

活而已。

与欧洲从 18 世纪开始有系统的盲聋哑特殊教育

专门学校不同，我国早期的特殊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发

展较为缓慢，清末时期逐步发展起来，多为外国教会

背景所开设。有部分原因是对特殊教育存在偏见，这

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对于特殊人群的称呼。1922
年教育杂志上刊登的邰爽秋《特殊教育之实施》一文

中，将特殊学生分为几类，其中甲类为低能儿班，随

后写下了如下语句“这名称可改为个别辅导班或特

别班等，以免家庭的反对”。[3] 从这一点看出，其实

作者已意识到“低能儿”这一称呼带有贬义，但在实

际使用中并未回避这一问题，只是提议在后期可作为

调整，以照顾相关家庭感受。而在《浙江大学教育周

刊》刊登的祥治的《谈谈特殊教育》一文中，则写着

对于特殊人群，如“育而不教，反正是社会上多了一

批寄生虫。讲到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这帮人当然也

不在例外，所以特殊教育似乎也有实施的必要”。[4] 在

这样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对于特殊人群的歧视或至

少表现出不重视。在推行义务教育的论述中很少提及

如不接受教育，则社会上多出类似社会不稳定因素等

的论述。类似的情况还有在 1924 年《新教育》刊登

的黄修仁撰写的《特殊教育组报告》一文中，也对特

殊人群做了分类。在提及推广特殊教育的原因中写道

“年深日久，残废满途。哑者流而为恶丐，盲者世传

为星卜。后者胡言欺世，前者凶悍惊人，蠹世败俗，

莫此为甚”，[5] 在主张推行特殊教育的同时，极度夸

大了特殊群体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社会对特

殊人群社会地位的认知和态度。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

闻中，大量出现“瞎子”“低能”等称呼，尽管这一

时期处于文言与白话迭代时期，语言文字规范性不强，

但仍然可见当时社会对于特殊群体的轻视。

第二则是特殊教育发展的目标在于同情或怜悯特

殊人群，远未达到给特殊人群制定人生规划与完善其

人格的教育追求。如在 1917 年《演讲汇编》中刊登

的《说盲哑教育》一文则写盲哑人士与普通人相比，

“唯独那五官不全的，有目无光，有耳无窍，有口无声，

面前的东西看不见，耳旁的声息听不到，一肚子的懊

恼说不出，咳（注：原文为“咳”，同“可”）人在

世界活动，全亏一双眼，一对耳朵，一张嘴，到了眼

不见，耳不闻，嘴不响的一步，岂非连那动物都不如

吗？咱们设身处地，代一般眼瞎的，耳聋的，口哑的，

苦同胞想一想，这日子能过不能？”[6] 这段论述是强

调盲哑教育重要性的描述，但其中主要表达的是对特

殊群体身体缺陷上的同情与无奈，并未表现出对于特

殊群体完整人格塑造方面的关注。

早期的特殊教育发展似乎一直在观望与摸索，并

没有出现显著发展的过程。对于特殊教育应以怎样的

教学模式来开展人才培养，在 20 世纪初也缺少深思

熟虑。前期对残障人士的艺术教育主要集中在技能教

育之上，为的是使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凭借学习的

技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不至于无法自力更生。

二、民国中期：关注特殊人群主体精神的
艺术教育

严桢《盲童教育论》一文指出，在当时学校分科

中已经有艺术教育相关课程，“校中科目，共分五类：

曰人事、曰工艺、曰体育、曰文学、曰音乐”。[7] 如果

以艺术教育的内容作为区分，工艺、音乐两科与之都

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用途区分得非常明确。

学习内容看来，工艺科是为了日后求职奠定基础，学

习必要的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工艺科此为校中首

要之科目，而亦吾侪所最注重者也。教盲童以工艺，

当先使役手，继使用心。其始也，使取木制小版，装

置房屋等雏形，并折纸、裁纸、织席、机织工、穿玻璃

珠、泥塑玩具。诸手工，由巨及细，由粗及精，以次

教之。迨其熟习，乃授以编芦藤、结绳索等应用之工

艺，倘盲童之来学者日多，俾本校工艺教育得以推广，

则尤同人所日夕跂望者矣。”[7]

音乐科的作用，在于关注学员精神层面，文中

这样描述音乐科：“音乐科盲童中颇有与音乐一科性

质相近者，故全校盲童皆教之抚琴歌曲，以鼓舞其兴

致。”[7] 这里，已经开始明确音乐对于盲童教育的作用，

即鼓舞兴致。可见艺术教育对盲人来说，已从前期被

视为一种谋生手段，转变为开始通过艺术教育来影响

受教育者的主体精神，在这一视角下，盲人的主体精

神开始被特殊教育所关注与尊重。

1927 年开始国民政府迎来稳定发展时期，使得

国家各个方面都得到稳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出现特殊

人群艺术教育思想的转变，既与社会大环境休戚相关，

更得益于“美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直以来，美

育在提升国民素质、健全国民心智等方面都起到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追溯其源头，最早提出“美育”思

想的当属王国维。王国维提出，在培养“完全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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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美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所谓“美

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8] 蔡元培先生也提出“以

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主要强调美育的普世性和渐进

性，“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

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9]。

毫无疑问，美育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目的，就灌注着对

主体身心全面教育培养的精神。

在早期特殊人群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国家对其

的帮扶理念一开始仅仅是教会一项生存技能，帮助其

自力更生，不为社会增加过多负担，如教授盲人算命、

音乐等技能，教授聋人手工艺等技能。随着社会的发

展，教育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从糊口技能的教

授，逐步拓展至关注人的身心健康成长，从中就体现

了整体教育思想的进步。艺术技能的培养过程中，美

育自然而然附着其中，从客观上为受教育的特殊人群

提供较为积极的正向引导，从而帮助他们在不利于残

疾人成长的环境中完善自我人格。

受此影响，在后续的课程安排中越来越多的学

校开始注重美术、音乐课程的安排。从 1934 年出版

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统计的各省市盲人教育

机构课程统计表可以看出，统计在册的 12 所学校中，

除了两所学校没有数据外，其余十所学校开设课程各

有侧重，但总体看来，除了国语等必修课程外，大多

集中开设音乐、算术、手工、体育四门课程。其中盲

人学校都开设了音乐类课程，而聋哑学校则大多开设

了美术类课程。按照上文所述，这种不同也是因为两

类特殊人群生理差异造成的，其结果直接影响到学生

就业去向等问题。在统计中还给出了盲人教育机构毕

业生出入统计表，其中和艺术类相关的主要有音乐教

师和音乐合作社两个机关可以从事相关工作，在当年

的统计中共有 17 个机关有毕业生就职。聋哑学校就

业中与美术相关的就业只有摄影一项。不同的是，在

统计表中列举了职业技能培训在聋哑教育中摄影是作

为技能训练被统计在册的，而音乐则并未出现在盲人

职业技能教育中。这可能也印证了早期教育中出现的

将音乐课程作为培养兴趣与性情的课程教授给盲人学

生，而有兴趣的学生也可能将其转变成职业技能，完

成自己的职业规划。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特殊教育的内容就逐渐消

逝在早期的文件中，虽然没有明确材料说明特殊教育

在此时所受的影响，但从整体层面来能看出当时教育

受到的严重创伤。《神舟日报》1946 年 11 月 30 日的

一篇题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我文教损失最重》的报

道称：“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一次大会上宣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十七盟国教育文化机关均遭受损

失，而中国列为第一，合计 7 亿余美元。”[11] 这一巨

额损失，使得当时的教育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进而

使二战结束之初社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恢复常规教

育之中。直至 1947 年《教育部交议改进全国盲哑教

育案》一文中才关注了当时特殊教育所受到的影响。

“1937 年，全国已有盲哑学校 31 所，嗣以抗战发生，

多因地方沦陷及经济困难而停办，胜利后已渐次恢复，

连同新办者，只有 42 所；在数字上似已略有进展。”[2]70

同时，文件数据显示全国盲哑人数大约 180 万人，而

当时有限的特殊教育机构显然不足以应对，且教资、

教学用品大多缺乏，这也是特殊教育一直以来更多在

关注技能训练的原因之一，因其没有更多的精力与资

源能用于“美育”所提倡的人才培养。因此，在提案

中共计提出 12 点强化特殊教育的措施，多围绕学校

设立、加强管理、师资培训、教师待遇等基础性办学

问题进行讨论。

三、战后时期：凭艺术以愈人

艺术教育相关内容再次在特殊教育中被关注，契

机在于抗战胜利后对战后出现的新的教育问题和社会

问题的处理上。《战后的教育建设与心理建设》一文

即提到当时教育遇到一系列新的时代问题：由于战争

的影响导致“我们必须根据心理学的观点，并且尽量

运用心理学的原则来解决教育建设中所包含的问题，

才能得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并且在大学教育建设方

面时提出建议。每个大学应设一个人事部，由心理学

家主持，并由多人协助，凡学生选课与精神生活的问

题都应此人事部予以指导”。[12] 这强调了战争对于人

心理上的创伤，也向教育界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即教育如何应对心理上的问题。

在特殊教育中，似乎看到了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

思路。战后教育逐渐开始复苏，对于特殊教育而言，

图 1. 各省市盲人教育机构
课程统计表 [10]654

图 2. 各省市聋哑教育机构
课程统计表 [1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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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任务。战争中由于伤残军人和伤

残百姓的增加，使得这类人群受教育，尤其是受特殊

教育的需求急剧增多，因此在 1946 年起对于特殊教

育的发展迎来了新的一批研究高峰。受此影响，1947
年 1 月在北京由荣誉军人生产事业委员会北平分会

创刊了《残不废月刊》，该刊物共计发行 20 期，至

1948 年 8 月停刊，是一本为残疾军人在战后恢复正常

生活所专门开创的刊物。发刊词中就写道：“抗战胜

利，荣誉军人厥功最伟，则荣誉军人之善后，承属今

日之重要工作……抑尤有进者，物质救济，固属重要，

而精神教育，尤不可忽。若能善未启导，授以生产技术，

教以人生真谛，达到自给自足，自治自理地步，既可

减轻政府财力之负担，而荣誉军人仍可为国家服务，

岂非一举而数善备，是虽残而不废，此《残不废》月

刊发行之旨趣也。”[13] 因此，这一刊物内容设定也比

较宽泛，有关于荣军后续管理政策的内容，如《政府

对荣军管教实施及善后计划》《伤残等级标准表》《荣

誉军人职业保障办法 》《荣军职业训练的回顾》，有

关于特殊教育发展的讨论，如《我国特殊教育及其应

有的改进》《中国盲哑教育之过去与未来》，也有鼓

励残障人士更好适应社会的讨论，如《荣盲教育与善

后之我见》《荣盲在英国》《残疾者的自力更生》。特

别是《荣盲教育与善后之我见》一文指出，“应从‘修

养’‘知识’与‘专业’三方面做起。关于修养的科

目，如音乐、歌曲、名人故事、精神讲话及团体游戏

等，用于陶冶德性，慢慢地改变其不正常心理”。[14]“不

正常心理”这几个字就已经表达出了军人受到战争影

响从而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已经逐步为社会所重视，

进而促成了有针对性的措施的出现。此时的应对主要

着重于将音乐的作用由原来的美育作用进一步强化成

为带有“疗愈”心理的治疗手段。从精神分析学派的

升华理论来讲，其本质指的是把个人的潜意识欲望通

过某种方式转化为社会可接受的表达形式的过程。音

乐在此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转化方式，不论对于先天

的特殊人群，还是如残疾军人这种后天形成的特殊人

群而言，其潜意识中往往沉淀着巨大的创伤，如被社

会边缘化、人格遭到贬抑、无法实现个体价值，等等。

通过欣赏音乐乃至演奏乐器的过程，乐曲的旋律可以

有效地抚慰受伤的心灵，帮助他们把潜意识中压抑的

创伤情绪抒发出来，从而无形中达到疗愈的效果。当

然从当代的眼光来看，除了音乐之外，还有相当多的

艺术手段可以用来“转化”或者“引导”心理创伤，

从而达到健全人格、成长个体的重要作用，如绘画、

泥塑等，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能够意识到“残

疾”之“残”不仅仅包括肢体，还来自心理，并有意

识地运用艺术相关手段进行调整，可以说相当可贵。

结　语

在我国近代特殊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艺术教育早

期曾以培养谋生手段为目的，通常作为实践方向而非

主要科目来开设。随着教育领域对美育规律认识的深

化，艺术教育也逐渐开始关注特殊人群的主体精神，

意识到其疗愈特殊群体心灵创伤、塑造人格、陶冶情

操、培养心智能力的重要作用。对于特殊人群来讲，

艺术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在于，特殊人群在家庭、学校、

社会上较之正常人群会遇到更多的挫折，而这些种种

挫折对于特殊人群来讲往往难以通过有逻辑、有条理

的方式进行语言表达，即便能够表达，也很难得到解

决。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我国近代的特殊教育中，

与之共存、共生的艺术教育，如音乐、美术、手工艺

等，一方面能够作为一门技能帮助特殊人群更好地谋

生；另一方面，在学习和欣赏的过程中，艺术本身就

使学习者情操得到陶冶。除此之外，从使他们成长为

一个“全人”的角度来说，器乐、美术等艺术形式的

表达往往不需要直接诉诸语言，更便于触及其难以用

言语来表达情感和心灵的各种挫折和创伤，宣泄自身

情绪，加强个体觉知，从而达到精神的整合和人格的

完善，实现美育的目的，践行特殊教育的最终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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